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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北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原特色畜牧业基地，而高寒草地退化严重制约着其生态和生产功能，给生态

保护和畜牧业发展带来了挑战。本文在深入分析藏北高原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了藏北高寒草地生态与

生产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藏北高原草地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协同发展的模式体系。研究表明，通过草地生态恢复、优

化放牧管理方式、人工牧草种植、低海拔农区种草高海拔牧区养畜的“低草高牧”模式、冬季半舍饲养殖等一系列措施，能

够推进高寒草地生态功能提升、促进草地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保护中发展”与“发展中保护”。相关研究将为治边稳藏、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增加牧民收入提供战略引导和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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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thern Tibet Plateau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shelter for China and a base of animal husbandry with plateau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grassland degradation is threatening the functioning of alpine grasslands and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eco-
logical protec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an-
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rn Tibet Plateau, summari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unctions of alpine grasslands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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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北高原概况

藏北高原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是“世界屋

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的核心区域，平均

海拔 4500 m 以上，南起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

山脉，北至喀喇昆仑山脉、可可西里山脉。藏北高

原在行政区域上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重合，面积为

4.46×105 km2，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水资源

战略保障基地。藏北高寒草地面积为4.21×105 km2，

占藏北高原总面积的 94.4%，约占西藏草地总面积

的 1/2 [1]。
藏北高寒草地是藏族牧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是我国高原特色畜牧业基地之一。虽然藏北高

原草地面积广阔，但限于特殊的生态环境，大部分

草地生产力较低；加之生长季短、冬季漫长、冬春

季饲草供应严重不足，制约了传统草地畜牧业发展。

从 1958 年至今，藏北高原总人口和牧业人口均呈

显著升高态势。截至 2015 年年底，藏北总人口由

1958 年的 8.39 万人增长至 50.13 万人，其中牧业人

口为 43 万人，占总人口的 86%，近 1/4 的牧民仍

处于贫困状态。而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藏北高原

牲畜数量也大幅增加，2015 年年底藏北各类牲畜存

栏约 1300 万羊单位。

藏北高寒草地生态与生产的功能对我国生态安

全、边疆社会稳定和牧民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但近

几十年，在气候变化加剧、人口激增和牲畜数量增

加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藏北高寒草地大范围退化，

严重制约了藏北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和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家生态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藏北高原草地退化趋势

得到了初步遏制，退化草地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然而，当地资源开发利用受到进一步限制，生态保

护与草地畜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将影响

到当地牧民脱贫进程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全面处理好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

经济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成为藏北高原建设与发展

中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

保护，既是藏北高原绿色发展的强烈需求，也是社

会主义新时代对藏北高原提出的建设要求。因此，

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协同发展是藏北高原的必然选择

和必由之路。

二、藏北高原草地生态与畜牧业发展现状

（一）藏北高原草地现状

近几十年来，藏北高寒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退化。遥感监测结果显示，截至 2010 年，藏北高

原草地退化面积比例达到 58.2%，整体接近中度退

化水平。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藏北高原重度与

极重度退化草地面积有所增加，草地退化情况仍不

容忽视。草地退化是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在内

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有气候变化、

鼠害、虫害等，人为因素有放牧、采矿、开垦等。

多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藏北高寒草地大面积退化 ，
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和超载过牧是主要驱动力 [2]。

气候是决定植被分布的关键因素，藏北高原独

特的气候条件决定了该地区特殊的植被类型。在高

寒、缺氧、雨热同季的气候条件下，藏北高原植物

普遍低矮，抗寒性和抗旱性较强。近几十年来，藏

北高原气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表现出温度升高、

降水增加的趋势；但由于增温导致蒸发强烈，因此

藏北高原气候整体趋于暖干化。此外，高原气候变

化存在季节非对称性，即秋冬季增温幅度大于春夏

季，而降水增加则主要来源于冬春季，夏季甚至呈

现降水减少，生长季干旱加剧。由于气候变化引起

季节性干旱，高寒草地中适合湿冷生态环境的草甸

植物将减少，而被中生化耐旱的禾本科牧草替代，

高寒草地可能向中生化演替。以增温为主要特征的

region, and introduced a synergistic mode for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also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alpine grasslands and upgrade the grassland-based animal husbandry, 
includ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s, optimizing grazing management, artificial forage cultivation, developing a 
“low grass and high grazing” mode (i.e., planting grass in farming areas of low altitude and raising livestock in pastoral areas of high 
altitude), and half barn-feeding in winter. This study is hoped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in ensuring national eco-
logical security and increasing income of herdsmen.
Keywords: Northern Tibet Plateau; ecological restoration; grassland-based animal husbandry; synerget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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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有可能导致生产力降低、优良牧草比例减

少、毒草滋生，增加草地退化风险 [3]。因此，气

候变化对草地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适度放牧有利于草地生态系统稳定，而过度放

牧将导致草地退化。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藏北地区

家畜数量逐步增加，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数量有

所下降，但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 [4]。人口和家畜

数量的增加，为藏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

压力。在放牧强度过大时，植物的补偿生长作用远

低于被牲畜采食的牧草量，从而使草地生产力降低。

由于牲畜选择性采食的原因，重牧条件下优良牧草

比例显著降低。过度放牧条件下牲畜践踏对高寒草

地植被和土壤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此外，鼠害亦

是藏北高原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使得草地生

产力降低、优良牧草比例减少、土壤裸露、水土保

持能力下降。

（二）藏北高原畜牧业发展现状

藏北高原自古以来是藏族牧民赖以生存的放牧

场，是西藏自治区的主要畜牧业生产基地，草地面

积、牲畜存栏数量、畜产品产量均占全区的 1/3 以

上。畜牧业占藏北国民经济收入的 80% 以上，畜

牧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藏北经济发展

水平。藏北高原家畜以牦牛和藏羊为主，牦牛集中

在东部草甸区，藏羊多在西部草原区。藏北草地畜

牧业独具高原特色，牦牛乳制品和肉产品产业的发

展潜力巨大。

截至 2015 年年底，藏北高原各类牲畜存栏数

为 525.47万头（只、匹），较 1958年增加了 117% [1]，
牲畜数量居高不下。而藏北高原草地生产力普遍较

低，难以为藏北畜牧业提供足够的牧草。此外，随

着天然草原承包到户，原有的游牧方式被定点放牧

取代，使草地不能休养生息，草地的放牧压力进一

步加大。目前，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处于超载过

牧状态，放牧压力超过了其承载能力，系统处于不

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5]。
藏北高原气候温度低，全年无绝对无霜期，冬

季寒冷漫长且灾害多发；牧草生长季短、植被生产

力低，牧草尤其是冬季饲草缺口巨大。由于藏北草

地生产力季节差异显著，牲畜呈“夏壮、秋肥、冬瘦、

春乏”的季节动态变化，冬季体重减少近 30%，夏

季又恢复到原有水平；牲畜繁殖期处于冬春季饲草

短缺时期，具有低繁殖率和低幼崽成活率的特点，

大大降低了再生产性能。目前，藏北高原畜牧业仍

以“靠天养畜”为主，缺乏科学的养殖技术支撑，

抵御灾害和风险能力较差，畜牧业生产效率低下，

传统草地畜牧业亟待转型升级。因此，低温、低产、

低效是制约藏北高原草地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	藏北高原草地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协同发

展模式

藏北高原草地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协同发展的关

键在于守住“保护”和“发展”两条底线，实现保

护中发展和发展中保护。高寒草地治理是藏北发展

的基础，采用一系列草地保护、修复技术和政策措

施，促进天然草地保护、恢复，提升其生态功能，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在草地治理的基础上，主导发

展生态畜牧业，完成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促进牧

民增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治边稳藏提供支撑。

（一）草地生态恢复

1. 生态补播

对于退化草地植被覆盖度低、土壤裸露等问题，

简单的自然恢复难以起到良好的效果。采用常见的

高寒抗逆物种进行补播，能够有效恢复植被盖度、

提高草地生产力。将垂穗披碱草、多叶老芒麦、冷

地早熟禾等上繁草种和下繁草种以及快速定植和慢

速定植植物相结合，在裸露的退化草地进行补播，

保证出苗延续性和保护性以及植被建成后群落结构

合理 [6,7]。适当加大播种密度，保证越冬后可更新

的幼苗数量。

2. 节能灌溉

藏北高原蒸发强烈，全年蒸发量超过 1500 mm， 
且雨季主要集中在相对高温的 5~9 月 [1]。一方面，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藏北高原面临较大的季节性干

旱风险，增加了退化草地治理难度；另一方面，由

于温度升高，雪山和冰川融化，导致地表径流量增

加、河流水位上涨，为周边区域退化草地提供了水

源。因此，充分利用河流、湖泊等地表水资源，发

挥藏北高原风能、太阳能丰富的优势，研发和应

用高寒草地风光互补节能喷灌技术，增加草地生

产力的同时提高物种多样性，显著提升高寒草地

生态功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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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肥

土壤贫瘠是退化高寒草地的主要表征之一。恢

复退化草地，施肥往往被视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牛

羊粪等有机肥和氮磷混施可以作为藏北高原退化高

寒草地恢复的主要施肥方案 [9,10]。无机肥可以被

植物迅速吸收，达到速效肥的效果；单纯施氮肥可

能会造成草地养分失衡 [11]，而氮磷混施对退化草

地恢复效果良好 [10,12]。有机肥分解慢、作用时间

长，可以提供足够的碳、氮源，供土壤微生物代谢

为植物提供养分，达到缓释肥的效果。施入有机肥

还可以提高碳氮比，可在短期内控制杂草生长。

（二）草地优化管理

1. 禁牧

对退化草地而言，禁牧可以减少扰动，让草地

休养生息，对草地恢复起到良好的效果。但禁牧不

能是无休止的，长期的禁牧有可能对草地生态系统

产生负面影响，阻碍植物生长，导致物种多样性降

低 [13,14]。根据草地退化程度及其生态环境特点，

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禁牧年限，是保护草地、优

化草地管理和利用的最佳方式。对藏北高原不同年

限的禁牧草地调查结果显示，5~7 年是该区域较为

合理的禁牧年限 [15]。
2. 休牧

高寒草地生产力普遍较低，而全年放牧对草地

形成巨大压力。适度划分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采

取季节性休牧，有利于减轻草地压力，促进草地生

态系统生态与生产功能提升。可以将藏嵩草、青藏

苔草等为建群种的高产草地设置为冬季牧场，将小

嵩草、紫花针茅等为建群种的低产草地设置为夏季

牧场，以达到资源合理利用和最优配置。此外，也

可以选取一年中牧草生长的关键期，如在返青期进

行休牧，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6]。
3. 轮牧

将草地划分为若干小区，并依次进行放牧活动，

既可以保护天然草地又可以提高草地利用率。由于

藏北高原草地生产力较低，以草定畜是草地保护和

畜牧业发展的关键。藏北高原放牧强度不宜超过 
1.2 羊单位 /hm2，轮牧时间以 7~10 d 为宜。该措施

是一种生态和生产兼顾的方式，草地生产力不仅达

到最优，并且牲畜采食量、草地利用率以及物种多

样性均较高 [17]。

（三）牧草多源供给

1. 区域化种草

重度退化草地，如“黑土滩”型退化草地，丧

失了生态和生产功能。在这类草地进行区域化人工

草地建植，既可以修复草地，又可以提供牧草，达

到双赢的效果 [18]。在藏北高原，应重点挖掘本土

优质牧草潜力，开发高产牧草种质资源，巩固现有

推广应用效果良好的冷地早熟禾、星星草、老芒麦、

垂穗披碱草、紫羊茅、无芒雀麦、箭舌豌豆、黄

花草木樨等品种 [6]；建设人工牧草基地以及灌溉、

施肥等配套设施，为畜牧业提供稳定的牧草供应源。

2. 庭院种草

牧户庭院和牲畜棚圈主要用于冬季牲畜保暖，

而夏季为闲置空间，具有热量充足、水分条件好、

土壤肥力高等特点。因此，充分发挥牧户庭院和牲

畜棚圈有利的水热肥条件以及便于管理的优势，开

展生长季庭院和棚圈种草，以生产优质牧草。青稞

作为西藏本土物种，生产力和营养价值均较高，适

宜在高寒牧区庭院和牲畜圈棚内播种。此外，充分

利用棚圈、房屋已有的墙体或其他遮挡物，建造简

易温室大棚用于牧草种植，可常年供应牧草。

3. 农区种草

与藏北高原相比，西藏农区海拔低、气候条件

好、植物生产力高；相较牧民，农民对作物种植及

其配套技术更为熟悉。因此，在西藏农区种植的饲

用青稞和饲用燕麦等适口性较强的一年生牧草，运

至高寒牧区用于冬季补饲，形成农牧耦合的“低草

高牧”模式，不仅使农区和牧区群众增收，并且可

以带动物流、牧草种植企业发展壮大，促进跨区域、

跨行业共同发展。

（四）牲畜半舍饲养殖

目前，西藏高原仍以“靠天养畜”为主，在传

统的放牧方式下，漫长、寒冷的冬季对草地畜牧业

带来一系列影响，导致牲畜掉膘、死亡，造成经济

损失。在藏北高原，可以采用冬季半舍饲模式，调

整畜群结构，优化补饲保暖的养殖方式，全面提升

草地畜牧业生产能力。

1. 畜群结构优化

在产草量和种群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调整

优化畜群结构，达到适度公母比、成幼比，使经济

效益最大化。一方面，在入冬之前将老、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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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畜淘汰，适当补充母牦牛，从而提高种群越冬能

力，避免冬季掉膘、死亡；另一方面，通过短期育

肥使幼畜快速出栏，减少公畜比例，控制种群数量，

可以减少牧草需求量的同时增加牧户收入。

2. 补饲保暖

针对冬季寒冷、牧草短缺的问题，在半舍饲条

件下对牲畜采取补饲保暖措施，以提高家畜越冬能

力。建设适应高寒牧区大风、低温等气候特点的暖

棚，为牲畜提供越冬场所。采取白天放牧、晚上归

牧圈养的方法，在合理利用冬季牧场的同时减少家

畜能量消耗。选择干草、粗饲料、精料以及营养舔

砖相结合的饲料配方，对家畜尤其是成年母畜进行

补饲，提高其体重、繁殖率、泌乳量等生产性能。

（五）藏北高寒畜牧业发展模式

藏北高原草地畜牧业发展应首先确保生态恢

复，通过退化草地围栏封育、生态补播、节水灌溉

等一系列措施，对退化草地进行综合治理；通过优

化放牧制度和草地管理政策，合理利用草地资源。

着力打造生态产业，在严重退化草地、牲畜棚圈、

牧户庭院进行高产、优质人工牧草种植；应用农牧

耦合技术，在低海拔农区进行饲用牧草种植，为高

海拔牧区提供饲草，形成“低草高牧”模式。建设

适宜高寒牧区的牲畜棚圈，进行冬季半舍饲养殖，

加强牲畜越冬能力，降低死亡率。通过上述一系列

措施，形成藏北高寒牧区畜牧业 5∶3∶2 发展模式

（以饲草计量）（见图 1）。
通过实施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协同发展模式，可

以恢复退化草地，使得草地生产力显著提高、物种

多样性明显增加、水土保持能力大幅提升、生态系

统功能逐步恢复；优化放牧管理，因地因时制宜开

展放牧活动，减轻草地压力的同时达到草场高效利

用；充分利用牧区庭院、严重退化草地、农区耕地、

盐碱地、滩涂地，建植人工草地，补充高寒牧区饲

草缺口的同时增加低海拔农区收入，促进区域间耦

合联动；提高牲畜养殖效率，有效解决冬季保暖问

题，增加肉奶产量，显著提升高寒畜牧业产业活力。

总之，在藏北高寒牧区施行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协同

发展模式，有利于保护生态、发展经济、牧民增收，

具有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结语

藏北高寒草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

是高原特色畜牧业生产基地，其生态功能和生产功

能缺一不可。为扭转高寒草地退化严重威胁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对广大藏族牧民生存发展形

成挑战的不利局面，亟需实施高寒草地生态保护

与畜牧业协同发展战略。相关研究将为治边稳藏、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增加牧民收入提供战略引导

和科技支撑。

在藏北高寒牧区草地生态治理与畜牧业发展技

术研究与模式运用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筛选乡土品种，结合生态补播、草场灌溉、

土壤养分管理等技术，集成并推广退化草地稳定恢

复技术体系。

（2）开展藏北高寒草地生态资产评估，明确高

寒草地承载力和生态红线，分区制定高寒草地合理

利用方式，筛选高寒草地的适宜禁牧年限，因地制

宜地实施区划轮牧放牧模式。

图 1		藏北高原草地畜牧业发展模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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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广发展高寒牧区家庭牧场的人工种草，

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牲畜棚圈等闲置空间，研发高

寒牧区家庭人工种草、贮藏、加工技术，形成高寒

牧区高产饲草生产技术体系。

（4）鼓励低海拔农区种植饲用牧草，加强农牧

区域联动，将低海拔农区种草和高海拔牧区养畜相

结合，构建农牧耦合的“低草高牧”模式。

（5）转换“靠天养畜”的传统放牧方式，在“以

草定畜”的基础上控制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

推行“幼畜快速出栏”“母畜补饲保暖”等措施，

示范冬季半舍饲养殖模式，促进高寒草地畜牧业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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